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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独一无二的成套汉代马蹄金在大连

两个谜题至今难解
本报记者 曲 琦 文并摄

“这就是汉代的金子？两千多年了还这

么亮！”

“听说是农民挖碱泥时刨出来的，运气太

好了！”

大连旅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立丽站在

展柜旁，正为一批预约观众讲解。她指着那

两枚马蹄金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重要馆藏

之一，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出土的汉代马蹄

金只有 90余枚，而成对出土、品相完整、纯度

高达98%的，东北地区仅此一对。”

谜题一：
侧面刻纹，是编号还是重量

记者凑近展柜仔细观察，只见马蹄金侧

面刻着类似“×”和竖线的符号。这些刻纹规

整有力，显然是人为錾刻。

刘立丽介绍，学界对这两种刻纹争论已

久。一种观点认为是古代算筹记数法——在

《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记载的记数体系

中，“×”代表数字五。按此解读，这两枚马蹄

金的刻纹可以解读为“55553”和“5555”，推测

是铸造或入库编号。

但这个说法有个明显漏洞：全国迄今仅

出土 90 余枚马蹄金，如果编号达到五位数，

意味着当年铸造数量巨大，与存世数量严重

不符。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重量标记，即汉代

斤两铢的计量符号。可换算下来，与两枚

马蹄金实测的 259.45 克、260.45 克存在明显

偏差。

“两种说法都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刘

立丽说。

谜题二：
底部“上”字，究竟代表什么

更为神秘的是其中一枚马蹄金底部的

“上”字铭文。这个字刻造清晰，笔画端庄，显

然是刻意为之。

考古界曾提出过四种主流假说，逐一被

推翻。

“上林说”认为“上”指汉代铸币机构上林

三官——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后续出土的“中”

“下”字马蹄金否定，因为根本没有“中林”“下

林”对应的铸币地点。

“上币说”认为汉代承秦制，黄金为“上

币”、铜钱为“下币”，“上”字标示货币等级。

可同样出土的“中”“下”字马蹄金也是纯金质

地，等级划分逻辑不通。

“成色说”和“批次说”同样站不住脚。实

测所有同类马蹄金成色一致，不存在分级；而

“上、中、下”仅三个批次、三段式编号既无先

例，也无法满足大批量铸造需求。

刘立丽倾向于目前最贴合历史背景的解

读——明堂礼制说。汉代尊崇明堂制度，明堂

分层对应不同祭祀职能：“上”为顶层灵台祭天，

“中”为中层宗庙祭祖，“下”为下层宣室祭地祭

诸神。“上、中、下”并非标注产地或成色，而是

区分马蹄金祭祀用途、摆放规制的礼制符号。

“这恰好契合汉武帝铸造马蹄金的初

衷——‘以协瑞焉，祭天助礼’。”刘立丽说。

四十年前的“追宝”故事

这对国宝是如何从农家土地里走进博物

馆的？故事得从1983年那个寒冬说起。

1983年1月27日午后，寒风呼啸。大连新

金县（今普兰店区）花儿山公社驿城堡大队的

青年社员王兆和与四弟王兆清正在南海甸子

挖碱泥。

一锹下去，碰到硬物。王兆和弯腰拾起，抹

去泥土，两块黄澄澄的马蹄形疙瘩露了出来。

“你看，我挖到两块金子。”

“看着像黄铜，未必是真金。”

兄弟俩没当回事。拿回家后，村里人围

过来看热闹。你摸摸，我猜猜，谁也说不准。

忽然，农妇初淑风想起自己在小人书上看过

的“马蹄金”，难道这真是金的？

村民们找来担任过物理教师的原新金县

第三中学校长吴忠实。他用传统的“水浮法”

一试——沉甸甸的，果然是纯金！

第二天一早，王兆和带着两枚马蹄金来

到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原新金县支行。

经检测，两枚分别重 259.45克和 260.45克，含

金量高达98%。王兆和当场决定卖给银行，银

行按普通含金量折价收购。银行领导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文物，立即上报。

很快，两件宝贝被运至沈阳。

此时，大连当地媒体在头版刊登了一则

“豆腐块”消息《精神可佳（嘉）——社员王兆

和挖到一对马蹄金献给国家》。旅顺博物馆

工作人员刘俊勇看到报道后仔细研究，判断

这很可能是汉代文物，而不是当时博物馆专

业人员中普遍认为的清末金器。他马上向当

时的副馆长许明纲汇报。

一场“追宝行动”紧急启动。

大连市文管所指派苏盛清、孙树成负

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

土文物应由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的单位保

管。两人赶赴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反复

沟通协调，对方最终同意移交。

为了安全运回，大连市公安局特意选派了

两名武功好又足智多谋的干警一路保护。苏

盛清将两枚马蹄金分别塞进毛衣下摆左右两

个兜里，再把衣襟扎进裤腰，外面套上一件长

棉袄——活像一个洋葱。

从沈阳回大连的火车上，四人挤在一个

软卧包厢。苏盛清连上厕所都得由警察先去

检查并守在门口。

火车抵达大连站时，站台上已有警车等

候。接上四人后径直开往旅顺博物馆。抵达

时已是半夜，馆里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家，

一直在等候这两枚辗转归来的宝贝平安入库。

为何出现在辽南

汉代马蹄金是汉武帝于太始二年（公元

前95年）下诏特铸的“黄金纪念币”，主要用于

宫廷赏赐、祭天助礼等，很少在民间流通。它

怎么会出现在辽南农家地里？

答案指向一处重要遗址——张店古城遗址。

张店古城遗址位于今天大连市普兰店区

铁西街道二道岭社区张店屯，是大连地区已

知最早的古城遗址。考古勘探证实，张店古

城周长约 1800 米，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周边

分布 212 座汉墓，出土文物 2000 余件，包括

“临秽丞印”封泥、“千秋万岁”瓦当、玉覆面、

鎏金铜贝鹿镇等重要文物，其中“临秽丞印”

封泥是官府间传递公文的封印。史料与考古

双重佐证，张店古城就是汉代辽东郡沓氏县

治所，是大连地区最早的县级行政中心，也是

汉朝经略东北的前沿重镇。

而这两枚马蹄金，正是在距张店汉城址

东南仅1.5公里的南海甸子出土的。

“从政治方面看，这说明张店汉城在古代

很可能是达官显贵的居住地……”刘立丽

说，“从经济方面看，说明该地与周边地区存

在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贸易具有一定规模

和地位。”

曾主持普兰店花儿山汉代墓地考古发掘

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刘俊勇感慨：“马蹄金在

这里出土，足以说明张店汉城的重要地位。

两汉时期大连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密切交往，中原文化的传入使大连地区文

化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年汉武帝打通西域，得到一样宝

贝——大宛国的汗血宝马。

相传，此马马蹄坚利，踩石有痕，奔跑

时出的汗如同鲜血，速度更是风驰电掣。

汉武帝坚信“神马当从西北来”，大喜

之下，写下流传后世的《西极天马歌》，还下

令铸金为蹄，赏赐功臣！

马蹄金的铸造数量极少，能流传到今

天的，每一枚都极为珍贵。

在辽宁大连普兰店、

辽阳灯塔等地均有发现。

这说明，早在两千多

年前，这里就是西汉王朝

在东北的重要郡县。

“神马”最强周边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摄

关于张店古城的探索，还有许多未解之

谜。从1971年起就从事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刘俊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着重强调了一件特殊的文物——玉覆面。

东北唯一

2009 年年底，大连市普兰店区张店古城

遗址西北，一条快速公路正在修建。施工过

程中，路基里突然出现大量汉代墓砖和破碎

的陶片。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组织队

伍，开始勘探和发掘。随后，在这片墓葬群中

陆续出土文物达 2000 多件。而真正的惊喜，

藏在姜屯45号墓中。

45 号墓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素面砖室墓，

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和后室

组成，年代为西汉后期。当考古人员清理到

墓主人头部位置时，一件件零散的玉片出现

在眼前。

这些玉片并非随意散落——它们原本被

精心缝缀在织物上，覆盖于墓主人的面部。

刘俊勇介绍：“发掘时，历经 2000 年的织物已

经消失，但经过仔细拼合复原后，大家发现这

是一件罕见的玉覆面。它由24件玉片及玛瑙

片组成，种类涵盖璧、璜、圭、牌饰等，玉片是

由残玉改制而成。”

在古代，人们认为玉石可沟通天地神灵，

护佑尸身不朽，因此玉覆面在周、汉两朝广为

流行，是帝王与贵族专属陪葬品。后世的金缕

玉衣、银缕玉衣，便是由玉覆面演变而来，它堪

称金缕玉衣的雏形。这件文物也是目前东北

地区发现的唯一汉代玉覆面，弥足珍贵。

重要礼器

更让考古界振奋的是另一个发现：在墓

主人头顶位置，一件玉璧静静躺在正中，周围

有3件玉圭环绕，另有3件玉圭散落旁边。其

中环绕玉璧的圭尖都朝向玉璧，上方两件玉

圭左右对称，摆放极为规整。

当刘俊勇仔细研究了这些玉璧、玉圭的

摆放方式后，很快就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中

国古代等级最高的玉礼器——圭璧组合。其

典型形态是中央放置一枚玉璧，四周均匀环

绕 7 件或 8 件玉圭，圭尖一致朝向中央玉璧。

这种等级最高的玉礼器组合，是从周代开始

建立的玉礼制度，为历代王朝所奉行，并一直

延续到清代。

文献记载中，周成王病重时，周公曾“植

璧秉圭”为君王祈福；汉昭帝刘弗陵与孝昭上

官皇后合葬的平陵祭祀坑中，也曾出土过这

样的组合。但关键问题是：此前圭璧组合只

在祭祀遗址中出现过，墓葬中从未发现明确

的原位组合状态。姜屯 45 号汉墓，很可能就

是中国考古史上首例有明确出土状态的圭璧

组合。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出文物本身。圭

璧组合是周、秦、汉以来帝王诸侯专用的礼

器，它的出现，证明汉代的大连地区确有身份

地位很高的家族和人物在此聚集。这与文献

记载高度吻合：秦汉以来，不断有山东大族渡

海而来，聚居辽东半岛，使辽东和辽南地区经

济迅速发展。普兰店张店古城遗址墓葬中屡

次出现高等级随葬器物，已印证了这一历史

脉络。

考古学家郭大顺在《东北考古与大连考

古》一文中提到，普兰店张店汉城址墓葬中屡

有高等级随葬品出现，这次出现等级更高的

圭璧组合，进一步表明辽东半岛南端在汉代

是东北最繁荣的地区。

据当时考古人员回忆，玉覆面被发掘出

来时，裹着厚厚的泥浆。从外形看，它应当是

一件玉覆面，但现场无人敢贸然下结论，因为

这种东西实在太罕见了。

神秘墓主人

大连市普兰店区博物馆馆长付文才告诉

记者：“张店汉城发现的这件玉覆面，由珍贵

的碧玉或白玉缀饰而成，显示了墓主人的不

凡身份。”但他同时表示，在这件玉覆面上似

乎存在一个“悖论”：古代只有王公贵族入葬

时才有资格陪葬玉覆面，而且圭璧组合的配

置，是顶级礼制的象征；但从砖室墓的大小和

结构来看，又不像是极高等级的王公贵族形

制。因为姜屯 49 号墓是一座更大的三室

墓，而且是花纹砖墓。这与刘俊勇一篇文章

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西汉成帝陵陵园南阙

门遗址发现的玉圭，形体小。如此看来，姜屯

45 号墓主人非同一般，至少是对当时礼制的

最大僭越。”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而姜屯 45 号墓，只是整个张店古城遗址周围

墓群的冰山一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目

前，张店古城遗址东侧、西侧、北侧及姜屯墓

地的大部分区域仍完好地封存于地下。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店古城

遗址先后出土玉覆面、鎏金铜贝鹿镇等诸多

国宝级文物，夯实了它在辽东古代城建史上

的重要地位，也为研究大连城市发展史提供

了珍贵实物佐证。正如付文才所说：“我们普

兰店市民都倍感自豪，两千年前这里便一派

繁华，文脉绵长，百姓安居乐业。”

如今的遗址之上，良田静卧，内里却藏着

未被发掘的汉代墓葬与历史线索。待未来文

物保护技术日臻成熟，张店古城遗址也许会再

次揭开面纱，带来更多穿越两千年的惊喜。

张店古城为何不一般
本报记者 曲 琦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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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全国出土汉代各

类黄金铸币900余枚，其中马蹄金仅

90余枚，存世稀少。

1986年辽阳灯塔曾出土单枚马

蹄金，而旅顺博物馆馆藏的两枚，以

成对出土、品相完整、纯度极高的特

点，成为东北地区独一无二的成套

汉代马蹄金，文物价值稀缺且珍贵。

1984 年，这对马蹄金亮相北京

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

全国出土珍贵文物大展，成为展会唯

一的马蹄金展品，首次面向全国公众

展露风华。1993年，经国家文物局专

家鉴定，正式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

档案

西汉马蹄金

玉覆面。

玉覆面出土场景

汉武帝获大宛汗血宝马，作

《西极天马歌》并铸造马蹄金赏赐

功臣。

收藏在大连旅顺博物馆的马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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